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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科大的故事”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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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科大古典音乐欣赏的第一个
高潮，当属著名钢琴家殷承宗来科大演出。

1980年11月，听说殷承宗和中央乐团
几位同事来到合肥，物理系（2系）学生会
组织了 5 位科大各系的厦门同学，以老乡
的身分来到三孝口殷承宗下榻的酒店拜访
他。殷承宗对我们的来访倍感亲切，十分
高兴。当我们告别时，他送到门口，这时
我们邀请他来科大给同学们演奏，他爽快
地答应了。

两天后，我们把殷承宗接到科大。他
顾不上吃午饭，直奔当时的六食堂试琴。
由于当时学校的钢琴很破旧，音准也不是
太好，我们一直担心这台钢琴无法用于演
奏。在他试琴期间，我的心一直吊在嗓子
口，忐忑不安！还好，他试弹了半个多小
时后肯定地说，“这台钢琴可以用来演
奏”。我才如释重负，松了口气。

午饭后，殷承宗都没顾得上休息，就
来到 151 楼一楼的副楼教室，给同学们讲
述他的成长经历和音乐生涯，以及他在前
苏联留学时，曾经在寒冷的莫斯科一天练
琴十多个小时的励志故事。我们也得知他
小时候每天练琴完全是因为自己酷爱钢琴
而非家长逼迫的结果，以及他参加“国际
柴可夫斯基钢琴大赛”时发生的轶事。

遗憾的是，当时的教室比较小，讲台
四周和过道都挤满了人之后，许多没法进
教室的同学只能站在窗外听，场面感人！
讲座之后，殷承宗来到六食堂。科大当时

还没有正规的大礼堂，六食堂有需要时就
兼做大礼堂。殷承宗在六食堂为老师和同

学们演奏了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和其
他一些曲目。当天，六食堂挤满了观众，
这是我进科大之后见到的户内师生人数最
多的一次活动。由于时间有限，几次加演
之后，我不得不打断掌声，告诉大家殷承
宗当天晚上就要赶回北京，请老师和同学
们谅解及“放行”。

独奏会之后，二系学生会又受学校之
托，以老乡的名义，在五食堂旁边的小餐
厅宴请了殷承宗。晚宴前他并不知道会有
这么多老乡学生与他共进晚餐，当他走进
餐厅时，显得十分惊喜和感动。如此温馨

的晚宴，给刚走出逆境不久的殷承宗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他在以后的来信中，还再
次致谢。

晚宴之后，我们要送殷承宗去合肥火
车站乘晚上7:30的火车回北京，不料意外
的事情发生了。学校安排的小车原订 6:40
在小卖部前面接我们，可是我们左等右等
不见小车来。开始他还很沉得住气，说

“没关系，来得及”。等到快7:00了小车还
是没来，他也紧张起来。好在当时校团委
副书记马宪萍老师等在场，几个电话催促
之后，科大车队的队长终于亲自开车来
了。但那时大概只剩20分钟，要从学校赶
到火车站，时间真是不多。还好车队队长
车技高超，一路飞车，在火车开车前三分
钟赶到了车站！记得当小车一到火车站还
未停稳，我和殷承宗就跳下车往检票口
冲 ， 边 跑 边 喊 “ 等 一 等 ”，“ 等 一 等 ”

“等...”,当我们冲进检票口，只见他的同事
站在车厢门口急着大叫“快点”，“快点”

“快…”，恨不得一手把他拽上车。当殷承
宗的脚刚踏进车厢，火车就缓缓移动了，
好惊险的一幕!

殷承宗回到北京之后，曾来信说对科
大的访问演出是他那几年最精彩的一天。
那年寒假在北京，他还邀请我和杨力祥去
他的琴房看他排练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
钢琴协奏曲”。1992年我在美国再次见到他
时，他还记得当年在科大的很多场景，以
及在合肥火车站那惊险难忘的一幕……

殷承宗科大演出记
􀳌 1978级 池涵

左为作者（时任2系学生会主

席） 与应邀来科大演出的著名男

中音歌唱家刘秉义合影

图为殷承宗在科大演出的盛况

吾爱
你是一只飞鸟

􀳌 浮云游子

吾爱，你是一只飞鸟，
如今已离巢远去，
我纵然茫然若失，
但我知道，
情之所系，心之所依，
血脉亲情不会因山水时空的阻隔，
而有分毫的损失。

吾爱，你是带着我的眼睛，
去看这个世界的，
我的目光追随你的身影，
在尘世的浮光掠影中，
所有的喜怒哀乐，
我都将与你一起感同身受。

吾爱，我知道，
你生来就是要奔向远方，
去赶赴生命中另一场邀约，
没有时间去浪费，
就连飞逝的光影都弥足珍贵，
多远都无畏，
只愿你实现梦想的以为。

在白雪皑皑的冬季，
我的心因思念而充满春意，
我知道我的鸟儿，
会披着霞光从远方赶来，
我们在一起围炉夜话，
到那时，所有含泪的等待，
都将化为甜蜜的回忆。

吾爱，在那一片浩瀚的蔚蓝里，
我的凝望在天空，
追逐着风儿，追逐着云朵，
追逐着夕阳，
追逐着星辰和月轮，
追逐着，
你飞越天际的痕迹……

（作者系我校学生家长）

青春，一个多么美好而又充满幻想的浪
漫词语。每个人都曾有过欢乐和幸福的青春
时光，也或多或少经历过悲伤和彷徨。如
今，度过了人生70多个春秋风雨，虽鬓发皆
白，心中却仍留有青春的纯真和期望。

曾记得，当看到科大录取通知书的那一
刻，我的成竹在胸的兴奋；记得当列车徐徐
进入车站，看到高大巍峨的北京前门，当科
大校车把我们接到校园时，我那激动、恍如
梦乡的心情。

1959年9月，当我们胸前戴上白底红字
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徽时，怎能不
自豪？虽然也曾向往过未名湖、清华园，
但最终还是选择了科大——这颗新中国刚
刚升起的耀眼新星，专门培养未来尖端科
技人才的新型科学殿堂。

记得开学典礼上，郭沫若校长一句关
于使用筷子的诙谐用语，引来了大家的朗
朗笑声，记得“中国人是聪明的，你们这
一代青年是建设祖国的希望”的殷殷寄语。

记得郭沫若作词，吕骥作曲的科大校
歌：“迎接着永恒的东风，把红旗高举起
来，插上科学的高峰……”每当我们乘上
校车，高举校旗，下乡劳动或参加重大活
动时，瞭亮的歌声就会响彻四方。同学们
是那样意气风发、慷慨激昂，似乎正在奔
向战场。“把红旗高举起来，插上科学的高
峰”，对一群满腔热血、怀抱献身尖端科学
事业的青年，无疑就是进军的号角。

在中国的高等学府中，能有多少学生
可以在5年的学习生涯中，见到那么多大师
的风采，聆听那么多大师的教诲。钱学
森，郭永怀，华罗庚，钱三强，吴有训，吴文
俊，严济慈，赵九章……，一个个学术界的泰
斗、大师，竟都不时出现在那坐满年轻学子
的大教室和礼堂里。

我们不会忘记钱老的《火箭技术概论》
大课。那可容纳400人的阶梯教室，每次都
座无虚席，连过道上都坐满了密密麻麻的听
众。若干年后，钱老当时讲课的神态和表
情，他在黑板上书写的公式和文字，还不是
浮现眼前。钱老那洪亮、又具有穿透力的声
音，还时时在耳边回响。

为我们讲授专业课的另一位大师，是
郭永怀先生。他身材修长，戴一副深度近
视眼镜，风度翩翩。他讲课时严谨认真，
一丝不苟。《边界层理论》中，许多看似复
杂的问题，在他的课上，不经意间，就如
坚冰瞬间消融。高屋建瓯，举重若轻，这
是郭先生讲课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

大师们的科学情操和治学精神，令我
们景仰，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大师们
的赤子之心，光照日月，为科学献身，为
祖国富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
神，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进，为国增光。

科大校园不大，但十分精致清爽。清

晨，朗读外语的声音在小树林中随风轻扬，
操场上跑步、练拳的健儿熙熙攘攘。晚上，
教室的灯光总是那样明亮，一遍遍的就寝铃
声也打不断学子们的冥思苦想。时光是那
样飞快地消逝，

刻苦学习的同学们恨不得黑夜永不降
临，一天24小时1分钟也不愿白白废荒。专
心致志学习的同学比比皆是。伏案精读经
典著作，更是科大同学的第二课堂。

学校着眼于未来的科研，时常鼓励同
学们展开想象的翅膀。人工降雨小火箭的
研制，使许多同学早早走上了科研战场。
理论联系实际，极大调动了学习兴趣，在
实践中巩固，方可在科海中更自在地翱翔。

除了课内刻苦学习，我们的业余文体
活动，也是有趣而紧张。力学系在学校历
年运动会上，经常力拔头筹。而我们59和
58级同学，则是力学系运动队的主力骨干。

参加天安门广场国庆盛大游行，是我们
多年的梦想。1959年的十年大庆，我们参加

了，使我终身难忘。那天，天安门前红旗如
海，人流如潮。游行的人群，像潮水般涌过
广场。抬头眺望天安门城楼，虽然我没有
看到伟大领袖的宏伟身影，但耳畔“万
岁，万万岁”的激动喊声却至今记忆犹新。

记得每学期的下乡劳动，是我们的社
会课堂。房山，密云，顺义，怀柔，都印
上了我们年轻的足迹。我们的歌声曾在琉
璃河畔响起，我们的汗水曾在广阔天地流
淌。春天，我们在密云水库旁锄草施肥，
秋收，我们在牛栏山脚下收割打场。

社员们一年四季，奋战在公社的土地上，
忙忙碌碌，任劳任怨，辛勤劳动。他们的吃
苦精神和顽强毅力令人敬佩，他们的艰苦
生活，使人挂肚牵肠。这更加激励了我们
这一代青年人奋发图强，改变落后面貌，把
祖国真正建成人间乐园的决心和理想。

我们的学习始终自觉而紧张。课后，我
们也有轻松的欢愉时光。节假日，在昆明湖
上泛舟，在北海公园休憩，在王府井淘书，在
天安门留影。59年五一节，我们畅游了颐和
园。万寿山、排云殿、昆明湖、知春亭，都留
下了我们欢乐的笑声，留下了我们青春的
朝气。20多岁的好年华，同窗5年的同窗学
习，不时有同学之间擦出爱的火花。但为了
攻读尖端科技，也有人忍痛将它悄悄掩没。

什么是科大？这就是科大。是她独特
的培养目标和教学理念，是老一辈科学家
的谆谆教导和科学情操，是学子立志报国
的赤胆忠心，是勤奋刻苦的学习风气，是
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老一辈科学家的
言传身教，使我们努力学习、刻苦奋斗、
献身科学。攀登科学高峰，是我们追求的
唯一梦想。一流的生源，一流的学风，超
一流的师资力量，这三者结合，怎能不开
创出一所超一流的高等学府殿堂？

钱老和其他老一辈科学家的亲切关怀
和严格教导，科大呈现出了骄人的辉煌。仅
仅是力学系58、59级两届学生里，就培养
出了5位院士和1名科技将军，可以说没有
辜负钱老的期望。然而，时隔40多年后的

“钱学森之问”，还是使人不能不认真检讨
和思量。钱老的问题始终回旋在我们耳
旁。它激励我们以及后来的师生们继续努
力，敢想敢闯，不断创新，永创辉煌！

时光流逝，岁月消融。2017年秋，毕业53
年后，我和另外两位5907老同学，回到中科
大的旧址回访。再次见到常常魂牵梦绕的
地方，回忆几十年前在此度过的青春岁
月，真是感慨万千，心神摇荡！玉泉路景
色依旧，中关村面目全非。青春不再，容
颜已老。离去的已然离去，曾有缘同学一
场。健在的多加保重，盼有生常聚一堂。
青春纵然不能再现，夕阳还依旧发热发光。

我爱科大，我为你自豪。我满怀期
望，期望为你的未来骄傲！

追忆逝去的青春
——为母校60周年校庆而作

􀳌 1959级 王守原

1959年秋，入学不久的科大5907部分学子

参加天安门庆典活动的科大管乐队骨
干，其中有多位 59 级同学。他们意气风
发，气宇轩昂，当年曾多次代表学校参加演
出活动，为年级、为学校获得荣誉和嘉奖。


